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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沪语趣谈

文 / 邵天骏

老里八早

沪谚熟语印
篆刻 / 周建国

三克油 说死话

王伯伯写春联

文 / 叶世荪“面皮”“面汤”易误读

牵记一只油墩子
文并图 / 沈一珠

茄山河

新年新希望，平安就是福
文 / 钱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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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早仔，一到西北风辣弄堂里

窜来窜去个辰光，下半天三四点钟，
凤阳路上，迭只弄堂口一只油墩子

摊头就摆出来了。迭条弄堂蛮阔，朝
南，走过几排石库门房子，可以穿到

南京西路；朝北，穿出一片石库门房
子，就是北京西路。弄堂一头是只幼

儿园，一头是南京路上海电视台，还
有一条卖牛仔裤个青海路。所以，人

来人往，邪气闹猛。

炸油墩子个，阿婆多一眼，家什
装备侪差勿多，一只小矮凳，一只煤

球炉，一只铁镬子，跟普通屋里用个
勿一样个，迭只铁镬子上多一只铁

丝网架子，沥油个。脚跟头就是一面
盆萝卜丝搭仔一面盆调得薄溏溏个

面糊。
有一只长柄个勺子，勺子是白

铁皮做个，椭圆形，底比口稍许小一

眼，大约模两三厘米深。做个辰

光，先舀一勺子面糊进去，衬底；
再松松交堆一层萝卜丝辣上头，

再淋一勺子面糊上去，封牢，连勺
子一道摆进油镬子里炸。柄上端

有弯头，可以钩辣铁镬子沿口，然
后，阿婆可以腾出手来做下头一

只。等油墩子表面炸成金黄色，铁

勺子一翻，油墩子从勺子里落到
油里再炸，用筷子辣油镬子里翻

一歇，看上去脆了，就搛到铁丝网
浪向沥油，也是冷一冷，否则，就

算用纸头垫好，也根本呒没办法
捏上去。

长远呒没吃了，有点牵记。前

两天，到七宝老街去白相个辰光，
就碰着一只油墩子摊头，5 块洋

钿一只，比从前贵交关。问伊，阿
好等一只刚刚从油镬子里拎出来

个？小姑娘虎起仔面孔，讲，侪是刚
炸出来个，一边从铁丝网架子浪个

油墩子里搛仔一只。

手捏上去是勿大烫了，咬一口，

倒是热烘烘，正好，味道也正正好，
是从前个样子。想想，小姑娘脾气是

大着一眼，做生活倒是勿推板。

    春节前一个礼拜天我出门

散步，看到小区门口边浪有邪

气闹猛个一群人，就走过去轧

闹猛。原来，一位老伯伯正辣聚
精会神写春联。每写好一副，就
拨人兴高采烈个拿去，留下来

一连串笑声。
我认得搿位老伯伯，姓王，

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伊个书
法作品，曾经辣勿少评奖活动

里获奖，我原本以为请伊写字
需要勿少“润笔”，呒没想到伊

为小区邻居写春联居然完全免
费，连纸张也是自掏腰包。

老伯伯呒没注意到我，依
旧辣挥毫泼墨，一个个字落辣

红纸头浪，就像缤纷跳跃个“音
符”，喜意十足，充满年味。有人

怕自家一时头拿勿到，就高声
喊：“下一副该轮到我了，大家

排好队。”老伯伯面孔浪笑吟
吟，轻声细语讲：“勿要急，勿要

急，每个人侪有份。”搿样个情
景，我已经好多年呒没看到了。

搿能介写春联要写到啥辰
光，王伯伯毕竟年纪大了，勿好

太吃力个！我轻轻交喊了一声：
“王伯伯。”连叫两遍，老伯伯才

发觉是辣叫伊。
伊抬起头来看到我，就开

心个应道：“侬来了，乃末就好

了，快点帮我做桩事体！阿拉小
区还有一个会写春联个，侬去

拿伊喊来好口伐？”
“好个，好个，我也是搿个

意思，正想问问侬。”
“想勿到，现在还有介许多

人欢喜贴春联，我心里也是特

别开心。”
“或许是因为手写个春联

更有一种祝福个味道，同超市
里卖个印刷品是勿一样个。”

“嗯，只要大家欢喜，我写
得也开心个。”

天色一眼眼暗下来了，排
队领春联个人走了一拨又来一

拨，勿少人家已经开始辣门口
贴春联了，红彤彤个颜色点

缀辣小区里，让整个小区侪

透出一股喜气。一位年轻

个姆妈领仔小囡，手里

拿了一副王伯伯写个春

联，反复叫小囡“谢谢爷
爷，谢谢爷爷”。

冬日暖阳下，看小
囡一副天真个样子，我

忽然觉得心情开

朗，好像自家

也变得年

轻了。

    三克油 ： 谢谢 。 是英语

“Thank you”的音译词。

说死话：说俏皮话，取笑逗乐。

    小辰光听“草船借箭”个故

事以后，就对诸葛亮邪气崇拜，
自家嘴巴里也会常常念叨“我

要借个东风⋯⋯”“我要借个东
风⋯⋯”，其实介小个小囡根本

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晓得
“借”来东风能派啥用场？结果

“东风”呒没借到，大人个警告

先收到了：小囡之间覅借来借
去！嘴巴里答应：“晓得了！”私

底下，今朝借块橡皮，明朝借支
铅笔，还是常常有个，小朋友之
间个友谊也越借越深。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对搿句话我最
早是从“借”迭个动作上去

理解个。小囡之间不能借，
大人反而经常借来借去。

当年，石库门一栋楼五户
人家，烧饭侪集中辣一楼

“灶披间”里，地方是紧张

了一点，倒也其乐融融，相
互之间有厨艺切磋，有心

得交流，更主要个是信息
交换，菜场有啥好菜，大家

轮班去排队，一道买买买。
至于烧菜辰光互相之间借
点调料，更加是经常个事体，而

且“有借无还”，号称一栋楼里
大家侪是“异姓兄妹”，搿种借

用勿着还个。勿过，每到月底辰
光，二楼个张婶经常会来阿拉

屋里借一块洋钿，作为伊拉屋

里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一周个伙
食费。等到次月发了工资，张婶

就会来还，另外还会附带一块
饼干或几粒糖，嘴巴里讲“有借

有还再借不难”。葛末啥物事借
了一定要还？啥物事可以借了

不还？对阿拉小囡来说，搿个问
题太难，所以还是勿借为好。

以上搿眼只是“小借”，到
过年辰光还要“大借”。当年大

家办家庭聚会甚至婚宴侪呒没
“下馆子”个讲法，“螺蛳壳里做

道场”，侪是各家煮妇（夫）辣灶
披间里拼智慧秀厨艺。记得大

致春节前一个月，一楼楼梯口

就会贴一

张白纸，
每家写上过年请

客个日脚和大致人
数，一家出门作客一家

辣屋里做东，邻居之间
争取错峰，整栋楼里合

理调配。一是为了让出

狭小个共用厨房，二是
为了拿屋里个台子凳子
碗筷甚至房间一并出借，

用于邻居请客。当年住房狭

小和计划经济个大背景下
头，各家各户个日用品侪是按

需配置，绝无多余。甚至有一

年，二楼亭子间张婶老家

兄弟五六口人来上海过
年，一楼宁波阿娘全家正

好要回老家，阿娘拿自家
个房门钥匙往张婶手里一

塞，“被头侪汏清爽了，侬
就当自家屋里。”搿就叫

“金相邻，银亲眷”。

还有一种借是勿声勿
响发生个———借衣裳。当

年，阿拉一套衣裳要穿一
季，呒没条件天天翻行头。

一件衣裳穿几年，缝缝补
补又几年，老大穿了老二

穿、老二穿了拨老三⋯⋯
屋里老末永远穿哥哥姐姐个旧

衣裳。条件好个人家辣过年前
请裁缝师傅到屋里，拨全家人

做几身新衣裳。勿过，对阿拉搿
点小人来讲，反而欢喜穿旧衣

服，勿当心弄龌龊了，或者被钉

子钩坏脱了，也不会拨大人骂。
到了谈“朋友”个年纪，每

次见面穿同样个衣裳就有点

“坍招势”了，弄堂里身材差不
多个年轻人就会借衣裳穿。大

家侪是老邻居了，一看就明白，
“伊有花头了”，勿过大家侪勿

会讲出去。同理，屋里要来贵
客，为了扎台型，邻居之间借点

摆设也是会有个。
借东借西借“东西”个年代

过去了，到了现在，“借”已经从

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更多个是要“借时光”“借青春”

“借思念”“借年华”⋯⋯

    刚刚过了一个勿一样个

春节，安安静静“宅”辣屋里
向，想起勿少老早过年个事体。

小辰光总是望过年，因为过

年可以拿到爷娘拨个一块洋钿压
岁钿。我当时读书要走交关路，看到

马路浪来往个脚踏车就邪气眼热，
啥辰光自家也能踏脚踏车就好了。

过年手里有仔压岁钿，我最先想到
个就是到租车行租一部一角洋钿可

以踏一个钟头个脚踏车，辣辣弄堂
小朋友扶牢下头，慢慢学会了踏脚

踏车。后来每到年三十，我就租部车

子，踏到东踏到西。小辰光过年，只
晓得是能够满足自家心愿个日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应征
入伍。每到临近过年，连长指导员总

会讲点古今中外战争史浪因为节假
日放松警惕，拨敌人偷袭，伤亡惨重

个事体，讲得最多个就是日本偷袭
美国珍珠港，强调过年勿忘战备。辣

辣部队过年，平常夜里站岗由一个

人变成了两个人，除脱亲友来部队

探亲个战友去住招待所了，其他人
几乎天天夜里要站岗，再加上半夜

里“紧急集合”也比平常多，过年根
本就勿要想困个安稳觉，比起平常

要紧张得多，也吃力得多。侪讲“每
逢佳节倍思亲”，但辣辣“眼睛一睁，

忙到熄灯”个军营里，啥地方有空想

屋里呢？过年就更加呒没空了。辣辣
部队过年，就是紧张加警惕。

退伍以后，进了一家工厂，也成
了家。厂里工作邪气忙，年三十常常

加班，有几年连凭票供应个年货也
呒没辰光去买。有一年，过年放假头

一天，老婆看我捏仔一把各种各样
个票证准备出门买年货，就一把拉

牢我讲：“男人外头走，带仔老婆一
双手，过年了，侬穿仔搿件龌里龌龊

个工作棉袄走出去，我台也拨侬坍
光了。”伊边讲边帮我换装，里向穿

一件中式旧棉袄，外头再套件新做
个“的确凉”罩衫，横看竖看，看仔半

半六十日才放我出门。搿天买年货
个人交交关，排队辰光一长，就觉着

有点吃力，经过店门口个邮筒，我就

顺势靠上去歇一歇。啥人晓得离开

个辰光，左手袖子管拨邮筒黏牢了。
原来为迎接新年，邮筒重新油漆过，

漆呒没干透，乃末中仔“头彩”。刚刚
穿上身个新罩衫，袖子管外侧侪是

斑斑点点个油漆。回到屋里，拨老婆
劈头盖脑骂脱一顿。当时过年，“忙”

字还要加个“乱”字。

改革开放了，日脚一天比一天
好，但我比小辰光更加想过年。勿是

望吃，现在一日三餐，想吃啥有啥，
比老早过年还要丰盛得多；勿是望

穿，儿子媳妇拨我买个新衣裳新鞋
子也侪想勿起来穿；勿是望亲朋好

友过年辰光聚聚，现在无论啥辰光
啥地方，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侪会应

邀而来；至于白相就更加便当，现在
出趟门，勿论远近，乘汽车，乘高铁，

乘飞机，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

葛末现在过年究竟望点啥呢？

望个是小辈辣新个一年里更有长

进；望个是自家晚年生活越过越美，

越过越精彩；望个是国家富强，年年
迈上新台阶。当然，更加重要个是一

家人平平安安，平安就是福。

    上世纪五十年代汉字简化以

前，“面”字的两种基本含义是分别
用两个字表示的：和面粉、面食有关

的，写作“麺”；和脸面、表面有关的，
才写作“面”。之后，普通话适应这种

变化，多用“脸”表示后一种含义；因
而矛盾并不突出。而上海话则并未

同步跟进，还是“面孔（脸）”“面布

（洗脸布）”“面盆（脸盆）”“揩面（洗
脸）”“面汤台（洗脸桌）”“面架子（脸

盘儿）”盛行。其中最容易混淆的，
一是“面皮”；二是“面汤”。

上海人说的“面皮”，和
包饺子、做粉条完全没有关

系，指的是人的脸皮、面子。
说人“老面皮”，是斥责对方

脸皮厚、不知羞耻。当然，这
种表达历史上是有出典的。

据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唐

代郎中张元一曾当着

武则天的面，嘲讽
河内王在契丹

进犯时狼狈逃

跑的景象：“里头极草草，略鬓不菶

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
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凭着我一半

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
也是明代的小说《石点头》写紫英不

得已见父亲：“我念生身养育之恩，
只得老着面皮去见他。”

“面汤”一词也容易引起误解。

先看以下的例句：《初刻拍案惊奇》：
“董天然两个早起来，打点面汤、早

饭齐整等着。”《开卷一笑》：“金鸡喔
喔叫，慌忙扒起身，面汤与茶点，色

色俱调停。”《19 世纪晚期的上海
话》：“教店家搬面汤水来，烧茶弄夜

饭。”这不明明白白都是说汤面或盛
有面条的汤么？错！它们指的全部是

洗脸水。清代戏曲集《缀白裘》里有
段词说得比较清楚：“银筝个个丫

头，面汤水、脚汤水，是介掇出掇
进。”“面”指脸，“面汤（水）”是相对

“脚汤水”而言的。
此外，一些含有“面”的上海话

熟语，保不定也会在不十分熟悉沪

语的人中间产生歧义。“面长面短”

不是可伸缩的拉面，而是指人的长
相；“面白面尞俏”不是细轧的精白面

粉，而是形容脸色苍白憔悴；“面生
勿熟”不是面食没蒸熟，而是表示似

曾相识；“翻转面皮”不是形容印度
飞饼，而是说翻脸换表情包。可见，

“面”“麺”相通后，给理解上海话的

书面语增加了难度。


